

“80后”的崛起对当下中学写作教学的启示

陈晓涛

 在上个世纪末，中国的语文教育界出现了一种荒诞的现象：一方面是众人对中学语文教育的口诛笔伐，一方面是以韩寒为代表的“80后”少年作家们的飞速崛起。

按照世纪末批判者们的说法，“80后”的一代接受的教育是：“ 陈旧的内容，极左的观念，荒谬的肢解，专制的答案……”在这种极其腐朽、愚昧的语文教育制度下，“悲惨的中学生朋友，学了12年语文，居然写不好一张字条；学过数百篇的课文，居然听不懂一首歌谣；……”（1）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这种荒谬的语文教育制度之下，“80后”的少年作家们却如雨后春笋般的脱颖而出，2004年2月2日，北京少女作家春树居然还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封面，“80后”已飞速崛起。

见证了世纪末关于中学语文教育的大批判，也见证了世纪末“80后”飞速崛起的中学写作教学却似乎走入了死胡同。“80”后在消逝，而我们却看不到“90后”成长的丝毫迹象。

也许，有人要说，我们的写作教学不是为了培养作家。但是，我要反问一句，难道我们的写作教学是为了培养废物？静下心来，分析一下“80后”成长的轨迹，相信对当下的中学写作教学是大有裨益的。

长期以来，我们的中学课文与课外文学读物一直停留在“美育”的概念之上，推崇的一半是一些所谓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作品。我们的文学也在针对不同年龄层次的读者上，显得相当的单调。我们文学都是成人的文学，虽然不乏号称“儿童文学”的作品，那也是成人的书写。引进的国外的童话、卡通不少，而这只能应对小学生读者群体，而中学生读者这一块，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学。

“现在青春文学——‘80后’的出现，弥补了这样一个长久以来的欠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是应运而生的。”（2）

我们并不缺乏文学经典，但文学经典早已经不能满足出生于80年代的孩子们的阅读需要了。他们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他们是独生子女的一代，他们成长与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剧变之中，全球化的浪潮又把他们推入了21世纪。他们是全新的一代，他们有着与前辈们完全不同的生活经验和审美体验。

“80后”文学一出，顷刻间在青少年间广为流传，其原因恐怕就在于他们是同龄人所写，写的正是同龄人的所想，说的正是同龄人的所感，“80后”文学的思想感情与同龄人是完全相通的。而事实也证明，“80后”文学的影响基本集中在同龄人之中。

著名学者余秋雨先生在中央电视台第12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上点评美声唱法命题对话时，曾用“真”、“大”、“空”做概括，并提醒选手在一分钟的表达中一定要做到个性、感性、灵性。

在我的感觉里，与其说余先生是对选手的“语言系统”提出问题，不如说是对中国的“文化系统”提出问题；与其说余先生是对歌手素质提出希望，不如说是对教育提出希望。

作文一名中学语文教师，我对余秋雨先生的话是有深刻感触的，如今的中学生作文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言：大多数学生的语言表达方式过于雷同，虽然有些学生写的是真实的事，但在表达方式上显得“大”而“空”，太多空洞的话语、重复的话语、表态话语，即使写得有点味道的作文，也像朗诵稿、抒情稿，总体看来缺乏个性与感性，更不必谈灵性了。

“个性化语言”与“个性化思维”的缺失是当前中学写作教育最大的弊病。教师讲授作文时所用话语系统大多是成人的话语系统，，他们逼迫着我们的学生用成人的思维模式去考虑问题，去表述自己的观点。而这种成人的话语系统又多是一种“假”、“大”、“空”的话语系统。

 “80后”的崛起，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我们的写作教学的话语系统。我们能否找到一套适合于中学生表达的话语系统将直接决定着我们写作教学的成败。

与“80后”的崛起密切相关的“新概念”作文大赛给我们的写作教学如何建构中学生的话语系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式。

“新概念大赛是八十年代作者们走向大众出版的跳板。在某种程度上，新概念竖起了鼓励青少年写作的大旗。”（3）

  就在一片对中学语文教育尤其是作文教育不满的声音中，《萌芽》杂志发起了“新概念作文大赛”。该赛事一出现就被媒体赋予了“挑战应试作文教育”的“中国语文教学制度改革的第一道曙光”的荣誉。

组织者们为“新概念”赋予了两新一真的内涵：

“新思维”—创造性、发散型思维，打破旧观念、旧规范的束缚，打破僵化保守，无拘无束;

“新表达”—不受题材、体裁限制，使用属于自己的充满个性的语言，反对套话，反对千人一面、众口一词;

“真体验”—真实、真切、真诚、真挚地关注、感受、体察生活。

从文学角度来审视，这些概念其实并不能算新，“我觉得他们并不新，真正新鲜与叛逆的东西不多。”从1999年至今一直担任“新概念作文大赛”评委的作家叶兆言曾经公开评论。但这并不算新的“新概念作文大赛”却在中国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然而“新概念”作文大赛今年已经是第九届了，它所倡导的“两新一真”并没有得到我们中学语文教育工作重视和贯彻，这将不仅仅是中学写作教学的悲哀，抑或是整个语文教育的悲哀。

第22个教师节马上就要到了，作为同样出生在“80后”的书写者，作为现行教育制度下的语文教师，我一边写作上文，一边如照镜般看到了自己的心虚。我的良心在拷问我的灵魂：你是不是误人子弟又一年？我早已陷入了一场荒谬的教育：不会写作文的教师教学生写作文，而且规则特别多，定位特别高……

我现在能够做的，只是鼓励自己的学生看看“80后”的作品，因为我清楚模仿和思想上的幼稚只是他们成长道路上绕不过的荆棘。我只是希望，他们能够一洗浮躁跳脱之气，尽可能远离商业化的气息，沉静下来，厚重起来，思考着并承当着，坚实地一步步写下去。只有那样，有朝一日我的学生才能写出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字，才不会奥悔他的语文老师虚度了他的年华，更有甚者将实现自己经国之大业的梦想。只有那样，我才可能获得一丝心灵上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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